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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

父亲留下来的 686 页的《唐诗宋
词》，是陪伴我20多年的枕边书。夜深
人静时，休闲假日时，常读常新，为之沉
醉，缱绻其中。
若说唐诗里的春，可谓一派古诗词

的博观盛景。或婉转，或清浅，或隐约，
或蓬勃。綦毋潜的《春泛若耶溪》，是我
较喜欢的一首。“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
偶。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幽静闲
适的兴致，晚风中泛舟，轻松快乐，春花
掩映中不知不觉到了溪口。结尾“生事
且弥漫，愿为持竿叟。”诗人才华横溢，略
感前途渺茫，却有行溪泛舟超脱沉俗、胸
怀大志境界悠远之情致。
再读王维的《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

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内
心不禁为似锦繁花的气象而振动。颔联
“銮與迴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皇
辇远出千重宫门夹道杨柳，阁道回看林
苑百花恰似锦绣。颈联“云里帝城双凤
阙，雨中春树万人家。”阙楼高耸入云，春
雨滋润着千家树木美不胜收。几分灵
动，几分生机，一幅盛世古都风韵画。清
代诗人沈德潜在他的《唐诗别裁》中评
说：“应制诗以此篇为第一。”
李白之《春思》，刘方平之《春怨》，皇

甫冉之《春思》⋯⋯当心中对远方佳人念
念不忘时，春天就是寄托思念的形式和
锦书。“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柳。”“莺啼
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寂寞空
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等佳句，围
绕一个“春”字，无不使人触景生情，看似
无理之语，妙传不尽之情。千古名篇佳
句的艺术表现力可见一斑。
宋词里的春意，可谓婉约而别致。
辛弃疾词中有言：“春已归来，看美

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
春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青

城当下如词中好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袁去华有云：“夜来雨。赖倩得、东风吹
住。海棠正妖娆处。且留取。悄庭户。
试细听、莺啼燕语。”夜间的绵绵细雨，被
春风打住，那盛开的海棠花，此刻显得分
外妖娆美丽，愿这美景长留不去。庭院
中悄然无声，用心细听，那一声声莺啼燕
语，分明与人一样，春天不要走得太快。
词中无不对美好春色的赞美，也有对春
光消逝的深深眷恋。这两首词，皆由景
入情，用词清丽典雅，环境气氛由轻清而
重浊，情致由委婉幽深而直抒胸臆，一气
舒卷，笔触细腻柔和，语淡情深。
钱帷演将春描绘得婉约别致，“城上

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
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城上莺歌
燕舞，城下春涛拍岸，一切都充满生机与
活力。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交融，一个
“乱”字既是春天景象的真实描摹，又暗
示作者心绪，用得极为传神独到。“绿杨
芳草几时休”与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
了”，有异曲同工之妙。景情相互烘托，
春景盎然，春愁绵绵。
严仁的“春风只在园西畔，荠菜花繁

蝴蝶乱。冰池晴绿照还空，香径落红吹
已断。”亦是将暮春之时的凄婉唯美之景
描摹有致；姜夔词阙怀旧之情如涟漪乍
起、袅袅不绝：“双桨莼波，一蓑松雨⋯⋯
依约眉山，黛痕低压。”
廖世美的《烛影摇红》：“霭霭春空，

画楼森耸凌云渚。紫薇登览最关情，绝
妙夸能赋。⋯⋯”写景融情，工巧自然，
意境幽美，词雅情深。
领略唐诗宋词里的春，余沉思良久，

与君共勉，莫负这大好春光，莫负了韶华。

春意绵绵

□矫立鸿

每每从电视荧屏上看到熟悉的冰雪
项目，儿时与冰雪相伴嬉戏的场景，亦如
昨日，浮现在脑海中。
从小伴着冰雪长大的我，对冰雪有

一往情深的感情和不可磨灭的记忆。冬
季来临，大兴安岭就会大雪纷飞，铺天盖
地。从家到学校的路约4公里，我们大
都会绑上冰板，滑着冰雪去上学。上世
纪70年代，冰板是我们出行必备的交通
工具。它是我童年不离不弃的玩伴。
制作冰板，首要选择的材料是木

头。我们住在大兴安岭林区，家家户户
的院子里，都有整整齐齐像小山一样的
柴垛。做冰板选料很重要，一般以桦木
为主，它质地细腻光滑、柔软适中，穿到
脚上轻便结实。要想有一副结实耐用
的冰板，当然还得请哥哥出手。夜晚降
临，制作开始，先是把选好的木材，按照
我们鞋的大小，锯成形，配成对。再拿
刨子推平，用砂纸细细打磨，去掉棱
角。然后在板子的一面装上两根较粗
的铁丝，犹如火车道上两根平行的铁
轨。铁丝与冰雪接触阻力极小，而且遇
到外力越滑越快。次日凌晨，我们几个
弟弟的冰板相继做好，此时，窗外飘着
鹅毛大雪，窗户上满是冰凌花，在灯光
下晶莹闪烁。看着崭新结实的冰板，想
着在冰雪上飞快的穿行、追逐、超越，心
里别提多美了。
那个年代，生长在大兴安岭林区孩

子们，对冰雪的感情是深厚的，是依恋

的。那时没有游戏机，电视也很少。有
的只是漫天遍野、无处不在的冰雪。虽
然娱乐活动少，但冰雪却带给我们无尽
的欢乐和激情。滑冰滑雪，打雪仗，堆雪
人，抽冰嘎，都是我们这最喜爱的活动。
犹记得，春节前家家户户开始制作冰

灯，这是我的家乡的古老习俗。进入腊
月，哥哥、姐姐就带领我们几个弟弟制作
冰灯。老家有一种白铁皮做的水桶，它下
细上粗，似倒梯形。我们把几个铁皮桶装
满水，提到院子里，一字排开放好。3个小
时后，桶里的水冻成3厘米厚，就得取回
来。如果冻成实心，就成废品了。取回水
桶，先在冰上凿一个圆洞，把里面的水倒
出，再沿着桶边浇一些温水，反扣过来，一
盏晶莹剔透、外亮里空的冰灯就成形了。
大年三十，我们把50个冰灯，沿着房门一
直摆到院外。夜晚在冰灯里面点上一只
只红蜡烛，院子里顿时荧光点点，一片光
明。我们再把院子两侧的雪垛起来，抹
平，做成雪墙。在院子中间立一个大雪
人，心目中的冰雪世界，就在自家院子里
精彩呈现了。大年初一，左邻右舍来拜
年，推开大门，看到冰灯、雪墙、雪人，连连
夸奖。感受着冰雪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和
快乐，幼小的心灵，不自觉地注入美的概
念。也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去创造美，欣赏
美，珍惜大自然的美。

冰雪忆童年

□陈小秋

还记得约定吗？抖开白白的春天
在上面种上花草、藤蔓⋯⋯
再铺展开七彩霓虹
呈上千个夙愿，万种心绪
鸟鸣，忙着维修世间的耳朵
静观无边无际故事的返青

春天，所有的小信息
共同捧来一个大暖阳
于是所有的懒惰、懈怠、托词
都被葱茏的萌发点点叫醒
惺忪中站起一个声音：
不能让时光生锈

化冻的激情咔咔作响
涟漪在巡视清凌的河水
一捧温情，为万物灵动的眼睛
为他们梳妆打扮，穿上花衣
洗去最后的倦意

请披上白云的婚纱
带好漫山遍野绿色的通行证
和着“春天在哪里”的曲子
搭上鸿雁远飞的航班
穿过阴霾或雷电
去直达，无数次怦然心动的心乡

来吧，听从春天的召唤
趁明艳的旭日
抓住这炫目的韶华
要把世间的脉脉含情和轰轰烈烈
打包送上原野的高铁
再沿心灵高处，走进婚礼殿堂
然后是平心静气的祈祷
盼望姹紫嫣红的分娩
等待那场瓜熟蒂落的欢宴

一场特殊的盛宴

□王建中

烩菜

构思一个小说时，曾经这样开头：
“从不辜负我的，只有祖母的味道了。”
准格尔烩菜便是祖母味道。
准格尔是中国北方最早种植黍稷

和养殖猪的地区之一。所以糜米和烩
菜构成了准格尔美食精髓的部分。现
在这个地区，在任何一个村庄和巷子，
都有糜米和烩菜的香味，不经意间飘
散过来。
沙圪堵和纳林，几乎每户人家的

锅台上，都有一个浆米罐子，充盈瓦舍
草屋的也多是烩菜的味道。浆米有一
种绵酸的气味，发酵过的米沥滑若燊，
水沸后入镬，黏糯一锅，味恬如迓。焖
则黄晶，捞则烁金。若蒸则砺粒，一口
绵甜，甘入丹田。
糜米饭有安定感。历史上，有很

多民族活跃在准格尔地区，安定感带
来了归属的沉浸感，这成就了准格尔
的洋洋大千。烩菜之于糜米饭，犹如
星光之于月亮，有捧月之美德。烩菜
并非本土食物，进入准格尔后，自然而
然产生了变异。食物源自生活，追究
一种食物首先要追究一种生活，起承
转合也在生活之中。
在准格尔，随便敲开一户人家，烩

菜是餐桌上的主菜。烩菜多用铁锅烹
饪，滋味厚重浓稠。一般会盖盛在糜
米饭的上面，菜汁油濡浸润，一口下
去，表里更新，成就了糜米饭与烩菜的
合味儿，最深的味觉形成了，便也是准
格尔风味的底味，也就不同寻常了。
准格尔烩菜中有准格尔人的敦厚

与宽容，讲究大油、大肉、大菜、大盆，
大火烩簋，粗中有细。这细不是晋北
的精细，凡精细必纤巧。准格尔的
“细”，是食材的粗犷，实诚，貌似浑不
吝，却蕴籍深沉，食之充实，内心欢喜。
准格尔烩菜花色不多，气象简

约。肉、菜、土豆、豆腐、粉条，油润细
腻，大火攻势，入味十足。讲究的是本
味，好食材是首选，一锅下来，精彩满
目，皆是“绿水青山”，汪曾祺先生说：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准格尔烩菜，再简朴家常不过。

米画

二十四节气中的时间点，绵密、细
微、精致，有丰富的层次感，世界上任
何一种节令的命名，诗意上无法与其
媲美。
安居，是诗意中国的特征。诗性，

便成为与生俱来的气质。
清明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点。

黍稷经过秋冬的浸润，隐隐的米香透
散出来，此时的米汤，精油肥厚，又颇
为清澈，浓缩、集中了美稷的种种佳
妙，便是盲品一口，也知是准格尔穗
香。
准格尔人也没辜负这春扬的时

光，发明来一种摊黄，也就是米画，把
时间的醇与明净，拢进舌底，享受着食
物的好性情。
发酵过的米糊，纯净、沁澄，有奶

油的质感。高温焙火后，焦黄冲香，清
新绵甜，滋味醇厚，众妙毕集的色香虽
少变化，却沉稳弥远，馥郁持久而恒
定。
米画并不算一个新鲜的吃法，在

传统中，米画只是黍稷的一个方法

论。石磨时代，米糊的粗细并不均匀，
每一粒米受到的粉碎也不尽相同，这
恰到好处地保留了黍稷的品质，将美
味出神入化的性情呈现出来。
米画一般会与蛋汤联袂而至，

在一碗人间烹饪前，一点一点咀嚼，体
验每一粒米的每一个细节和侧面，舌
尖上蓦然展开的是亲切的大地和沉默
的乡亲。一张米画一道笃鲜，让味蕾
感受生发的力量。
李渔曾说“素宜白水，荤用肥猪。”

我以为这两句话，可以出神入化地概
括准格尔味道。白水糜米，荤用笃鲜，
这是大地的恩赐，人间的造化。
好好吃饭，便也是对黍稷最高敬

意的表达。
米画，是准格尔美食的诗和远方。

馓子

不同的油炸出的馓子，味道也不
同。羊油馓子最好吃，一口酥香，呼之
欲出。
胡油、牛油、猪油、羊油炸的馓子，

各有其美，皆有喜爱的人群。馓子是
茶食，在蒙古族人家是很隆重的食物，
馓子茶是很高的礼仪。春夏秋冬各有
吃法，做法也有不同，春季干燥，多用
牛油，一口酥润；夏季热烈，善用胡油，
甘甜酥脆；秋冬霜寒，用羊油，浸润开
来，温酥脆糯。
许多地方讲究茶食，也是最顺口

的食物。掰一根悄悄含在嘴里，抿一
会儿，便慢慢化了，香味却不散。奶茶
泡馓子就是馓子茶，初入茶中，馓子还
没有软下来，保持着脆性，有很强的层
次感。用油茶泡的，一口香润，回味丰
满。
馓子待客，是很隆重的礼仪，也被

称为衬茶。衬茶有高贵的吃法，奶茶
烹好后，化入一块酥油，再放进去馓
子，等馓子泡软后，加入一二勺炒米，
软糯酥脆，拢到口里，柔美中有粗砺，
委婉中有坚挺，眉目清秀，疏朗可亲。
砖茶泡馓子最为寻常，老少咸宜，

四时便当。馓子亦有很可爱的吃法，
比如西瓜“粉”馓子，一口清凉，十万甘
甜。羊肉炖馓子，馓子化在肥汤中，笃
香浸透，绵软松糯，打破了因定认知，
很是特别。这样的吃法，多是西北风
中的佳肴美馔，一味温天，百里春晴。
馓子也可以很诗意地吃。有一年

去洛阳看牡丹，诗人杨宁就煮了一锅
牡丹馓子，伴了水席吃下。记得她曾
诵过：“一碟细馓子，十里牡丹亭！”
食事皆为恩施，大诗人苏东坡豁

达，写过一首馓子诗：“纤手搓成玉数
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
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夜阑嫩黄，如何教人不想它呢？！

沙盖拌汤

如果在鄂尔多斯，选一道最有代
表性的乡土原味，沙盖拌汤不离左右。
沙盖是沙白莱、沙萝卜、沙芥的别

名，属形象词。生长在沙地表，名沙盖
再恰当不过。
鄂尔多斯人也喜欢红腌菜拌汤，

与沙盖拌汤比，更普及。这主要是食
材稀缺所故，沙盖不是寻常食材，地理
的限制不太容易突破。
准格尔人对酸汤有独特称谓：白

汤和绿汤。白汤是指酸米汤，绿汤多
指腌菜汤，也称凉汤，皆适合做素食。
绿汤馥郁幽香，是卾尔多斯最独

特的味道。以沙盖为例，沙盖装进密

封的坛子，发酵一个月就恰到好处，民
间称为流口水菜。
沙盖也不是愈酸愈好，讲究一个

“香”，筋骨不立，称为淡；劲道过了，称
为寡。寡淡皆不是好味儿。
做沙盖拌汤有两种食材，白面和

豆面。好豆面有豆香，腥气浓郁，反而
喧宾夺主。白面温和，欢喜在内里，与
沙盖一簋，各呈其妙，彼此激发，成一
镬好风情。沙盖拌汤，我选白面，味道
香醇厚和。
烹饪沙盖拌汤讲究直截了当，你

若认为简单，那你就会拌出一锅浆
糊。锅开时，将事先用鸡蛋压面的“拌
子”与油、葱、姜等调味品加入沸水中，
“拌子”熟后，便在沸水中翻滚开，这
时，要适时加入酸沙盖，然后调盐，一
锅风味独特的沙盖拌汤就育成了。
沙盖拌汤讲究口味儿，食材的合

味在烹饪过程中完成了融合，火候尤
为重要，但这完全凭炊者的经验，无秘
诀。如果沙盖拌汤过火了，就完全丧
失了鲜香。
而沙盖酸鱼汤更是极味儿。油炒

辣椒后，添高汤，放入鲜鱼片儿，这大抵
是鄂尔多斯的绝味儿了。为何商家就
视而不见，不能开发成一品极味呢？！

莙荙汤

汉以后，女子垂髻，隋则高髻。垂
髻于颈，高髻盘顶，形状如椎。椎髻易
挽，俭朴大方，便有了髻的各式叫法，
不下百种。凌云髻是贵妇所为，色美
而行，仪容凭锦翠珠簪。落云髻就是
布衣装束，松松挽一个髻，收束颈背，
素面朝天，落落大方。
祖母常说一个词，我至今也不能

很明确这两个字：清吹还是清炊。清
吹大有来历，《韩熙载夜宴图》诠释得
淋漓尽致，祖母不会知晓。清炊是我
喜欢的，也符合祖母说这话的身份，但
似乎又低估了祖母，民间的智慧从来
不在纸底。祖母说这话时，正在做莙
荙汤，祖母说莙荙汤与发髻相关，不知
祖母是怎么得来这个结论的，但想来
不是祖母臆造，便混淆了我对这个词
的选择。
莙荙即甜菜，也唤做糖菜。头茬

叶子隆过垄，茎嫩嫩的，人可以食。开
水焯过，淋以胡油，凉拌时撒一些芝
麻，间入黄豆和胡萝卜丝，是既好看又
好食的一道菜。做汤则与豆腐同锅，
绿白分明，青素滴翠，视觉唤起了味
觉，甚至衍出很多味幻觉。这是夏天
里一道有凉意的美味，随时可做。祖
母会从畦间随手掐几截，若没有豆腐，
就佐以胡萝卜丝，红绿相间，胡油浮于
绿茎之上，沸汤时，萝卜丝如金鱼般，
潜翔其间，我最喜欢这一刻，会盯着看
上好一会儿，直至祖母撒火封灶，还嫌
不够，祖母有时会顺着我，饱我眼福，
撒火晚了，结果味道就差了些，减了家
里人口福，祖母很过意不去，但从不迁
怨于我，甚至下回照旧依了我。
莙荙汤清淡，配之以玉米饼，这是

很多人家的晚餐，食之雷同。祖母大
概是怕我们厌食，有时会撒一点枸杞
子入锅，色彩上诱人了，口味上并无建
树。

祖母味道

□安宁

在鄂尔多斯，大地上无边无际的
绿色，与天空上让人感伤的蓝色，在无
尽渺远的天际，深情汇聚在一起。一路
上几乎没有行人，车也极少，好像我要
去的，是一个人烟荒芜之地。可是车在
山间大道上忽然一拐，整齐的房屋出现
在面前，人便有《桃花源记》中，见到“屋
舍俨然”和“良田美池”的欣喜。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一个“离群索

居”的女人。她住在依山而建的两层
楼房里，只不过二楼不住人，而是住着
一群活蹦乱跳的鸡。这群鸡熟门熟
路，白天跑到山上果园里去刨腾虫子，
晚上便乖乖地回到房间里来，钻入笼
中安然入睡。想象中，它们与女主人
住在同一栋楼里，或许夜晚来临，也会
做同样的梦吧？梦里有什么呢，我很
好奇，想来是大片大片被薄雾缭绕的
果园，还有春天里漫山遍野绽放的花
朵，小的、婀娜的、娇羞的花朵。
但女人更重要的事业，是她饲养

的400多头猪，这大约也是她“离群索
居”的重要原因。不过走进猪场，并没
有闻到太大的异味，反而甬道两侧盛
开的花朵，让人以为这是一个安静的
庭院。一个工人在院子里择菜，那菜
当然是自家在山上种的，还带着新鲜
的露珠。片刻之后，女人便笑着走进
庭院，只一眼，便看得出这是个聪明精
干的女人，做事也干净利索麻利快；倒
是她身旁沉默寡言的瘦弱男人，若不
介绍，没人猜得出是她的丈夫。不过
这样的搭配，颇具山野气息，好像一朵

生机盎然的花朵，开在了质朴的山石
旁，那无声无息的山石，反而映衬得花
朵愈发地明艳起来。
虽然身居山村，又独处一地，女人

的视野，却是开阔的。不过也不为怪，
她曾经做过小学数学老师，在学校合
并之后，她也下岗，那时人们纷纷外出
打工寻找出路，唯有她，将目光锁定在
了从小生长的村庄里，开始了规模化
养殖。这一养，就是很多年，并且她很
快凭借自己的聪慧，将市场打进了县
城。她也颇懂经营法则，曾经为了推
销自己饲养的优质猪，请了许多可以
帮她打开市场的人，在她居住的楼房
里，摆了一天的猪肉宴。那房间里至
今还存放着很多类似于饭店里的大桌
椅，以至于让我误以为这不是进了女
人的家，而是某家开在山村里的饭馆。
短暂的相遇，女人的热情和笑声，

却深深感染了我。她说下次来，一定
记得住在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又说，这里吃的喝的，全是纯天然的，
连鸡都是喝露水长大的。果然，离开
的时候，朝山上走了一程，发现鸡全在
草丛里撒欢。其中的一只，还跳到了
树杈上，并像个骄傲的将军，打了一声
响亮的鸣。而果树也是乐意的，因为
鸡在树下拉出的新鲜粪便，也滋养了
它们。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而女
人，则是连接起这美好乡村生态链的
智者。
在一条古旧的老街上，我还看到

一扇打开的院门。庭院里植满了生机
盎然的瓜果蔬菜，还有一株高大的挂
满果实的海红果树，而晾晒在石板上
用作调味品的泽蒙花，更是告知路人，

这里正有人居住。
怀着探访的好奇，我走进门去。

听到院子里的声响，一位穿桃红衬衫
的精干老太太掀帘走出，并笑着将我
迎进房间。房间里的陈设，是日常简
单的，锅碗瓢盆和土炕，都是多年没有
改变过的。儿女们都已搬进了新居，
只有他们老两口，住在这面朝玉米地
的小院里习惯了，迟迟不愿搬走。靠
近玉米地的院墙，低矮得形同虚设，而
几棵粗壮高大的杨树，和一个简单的
烧柴做饭的灶房，则象征性地将这一
方静谧的庭院，与户外的田地隔开来。
两位老人将半辈子春种秋收的习

惯，移植到了庭院里，于是在堆满煤
块、木头的小小的院子里，他们沿着通
往大门的灰砖甬道，见缝插针又井井
有条地植满了瓜果蔬菜。西红柿已经
见了羞涩的腮红，青椒也沉甸甸地挂
在枝叶之间，黄瓜顶花带刺，坦荡荡地
在搭起的木架上悬挂着。儿女们忙
碌，孙辈们也在县城里读书，于是一月
左右，庭院里才会有昔日几代同堂的
热闹光景。更多的时候，两个老人安
静地在田里忙碌，并将自己种的没有
农药的新鲜瓜果蔬菜，给儿女们送去。
那些儿女们，尚未懂得田园生活

的诗意，就迫不及待地远离了乡土。
只有高原的风，永恒地吹过辽阔的大
地。

风吹过辽阔大地

□孙国峰

风为宝马腾云起，
霓作红裳细剪裁。
天地微微寒始退，
春神楚楚正东来。
烟村万柳依山绿，
雅舍千门向日开。
更喜家园无疫事，
欢歌一曲唱高台。

七律·春神赋

□戈三同

雁阵

刚出生个把月的五只雏雁
拳头般大小
紧跟一只大雁
湖面上游弋
如五只小舰船护卫一艘航母

由此你会发现
在这个早春
如此柔弱的事物
面对一抹残冰
也会摆出一触即发摧毁它的阵势

雨后

雨后的草地，青草鲜爽
一只羊，放下奔波
雕塑般凝立片刻
旋即埋下头

它近旁打晃的小羊
还没练就
挑剔草木的本领
扭头，朝它咩叫一声
凝神望向远方

远山空濛
阳光轻薄如纸

小羊低头，将嘴巴
递给一撮草。弄弯的青草
像戏逗它的手指
弹落几滴水珠
又挺直。举起一片云淡风轻

芍药谷

眼前的山谷，刚被一场小雨洗过
我朝湿漉漉的花萼，俯过身去
我的影子，突然罩住花与花之间
一只飞来飞去，忙碌的蜜蜂

它驻足花蕊的样子，是慌乱的
它往返的频次，在明显加快
像一只，掖不住响声的铃铛

或许是给花们，去通风报信吧
告知一朵厚重的云，又压了下来

其实，我也是一只循香而至
飞临的大肚蜜蜂。当目光的锋
叮入这片巨大的花海
我与蜜蜂的心思，在一朵梅花
辽阔的芬芳里，不谋而合

春天之约（组诗）

塞外诗境 且听风吟

乡土炊烟

流韵年华

朝花夕月

多少惜花春意绪。 许双福 摄


